


十

幾

天

剛

滿

月

兩

個

月

三

個

月

四

個

月

迄今為止世界上唯 一由人養 大 後 成 功 放 歸 荒 野 的 狼



五

個

月

六

個

月

七

個

月

八

個

月

九

個

月

迄今為止世界上唯 一由人養 大 後 成 功 放 歸 荒 野 的 狼



出生十五天，引狼入市。



小狼入主畫室，失寵的“狐狸”看在眼裡，醋在心裡。

床底的“狐狸”窩從此改姓為狼。



狼群的嗥聲不時在空野迴蕩，格林聽到了親族的

召喚。

在這莽莽荒原，我與格林之間所剩的將只有沉甸甸

的記憶。



格林從深深的雪中拔出一隻前肢，邁出了離開人類的

第一步⋯⋯

格林走了，若爾蓋在一片素白中恢復了寂靜，在這

聖潔的草原上，沒有人知道這群狼的足跡中藏著多

少故事。



圖 騰 仍 在 飄 揚

  狼 已 成 為 傳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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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狼女”是若爾蓋草原藏族牧民送給“80後”女畫家

李微漪的帶有神性色彩的藏名，我認為微漪更配得上“中

國第一狼女”的稱號，因為她不僅救狼崽，養小狼，野化

訓練狼，成為將人養的狼成功放歸狼群的第一人，而且還

撰寫了《重返狼群》—世界狼文化中的第一部由女性當

事人自述的紀實體小說傑作。

我已精讀了四遍《重返狼群》，仍想再讀。這部狼書

經常讓我或冷汗淋漓，或熱血沸騰，抑或潸然淚下。最讓

我情感衝動和意想不到的是小狼最後成功融入狼群，以及

狼女和小狼格林為此目標所表現出的大膽進取，不惜冒生

命危險的狼性格。這種膽大妄為、成功概率幾乎等於零的

冒險，居然圓滿完成，給予了我精神上空前的震撼。

我作為《狼圖騰》的作者，作為比較熟悉世界狼文化

的人，深知養狼艱難，放狼回歸狼群，更是兇險得難以想

像。我在青年時期就未能實現將我養的小狼放歸狼群的夢

想，前幾年重慶的羅勇放狼歸群也悲壯地失敗了。據我所

知，此前世界上還沒有一條由人養大的狼放歸荒野後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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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下來，因為，沒有獨立捕食、尋食和防衛能力的孤狼

在荒野根本無法生存，要想生存就必須加入野生狼群。但

是，由人餵大的狼帶有類似家畜的依賴性，又不會捕獵，

更危險的是完全不懂得狼群的族法家規。因此，這種狼不

僅不會被狼群接納，甚至還會被狼群咬殺。

然而，中國狼女李微漪卻打破了這項零的紀錄。由

於若爾蓋草原濕地已經開始乾涸沙化，再加上盜獵猖獗，

狼群幾近絕跡，因此，狼女的這項紀錄尤顯珍貴，珍貴到

可能以後再也無人破此紀錄了。李微漪真可能成為“李唯

一”—中國當代唯一的狼女。這是她的榮譽，但這也是

她、中國生態環境、狼群以及其他動物的悲哀。

閱讀《重返狼群》，我首先關心的是狼女微漪是如何

實現這一連國內外狼男們都未能創造的奇跡的，這也是該

書最具創新特色的主要看點。狼書生動詳盡地記錄了狼

女成功的原因：她出於對自由強悍狼性的尊重和理解，大

膽採用一種育狼野化狼的獨門絕技，即以真正狼媽（不是

人媽）的方式來養狼馴狼。從幼崽開始，就完全放縱狼

性，在成都某高樓的一間秘密小屋裡讓小狼暴飲暴食、無

法無天、自由野蠻地成長。到了若爾蓋草原以後，微漪首

先“自我”野化，如同真狼媽那樣，完全脫離人群，在野

狼出沒的狼山上，與半大小狼過著同吃同睡同狩獵的野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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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以真狼環境的兇險與飢餓來激活小狼體內的野性基

因，在實戰中鍛煉小狼獨立捕食的生存能力。

但是，這種狼媽馴狼法艱辛異常，風險巨大，危及生

命。用“九死一生”來形容育狼馴狼的過程仍顯輕飄。事

實上，小狼格林至少經歷了不下十幾次的死裡逃生，就是

狼女自己也多次與死神擦肩。讓我深深感動和敬佩的是，

在一次次死亡的威脅下，狼女依然咬牙堅持，沒有退縮，

沒有心軟：不是僅僅為了“活著”，而是為了自由生活；

不是退回城市動物園，而是在“望子成狼”的母愛下，將

小狼置於危險殘酷的環境中，強化成真正的野狼，並把

它送回它的血親狼群之中。更讓我內心震顫的是，狼女不

惜親身全程陪練，甚至做好了自己可能成為狼群聚餐時的

“一道主菜”的精神準備。一個中國現代青年女性，能如

此敬狼愛狼，能如此深刻理解狼和自由，能有如此自由意

志和膽魄，真讓我這頭“老狼”肅然起敬。

繼續讓我驚訝的是，狼女不僅具有狼膽，而且還擁有

超人的狼智慧。在小狼兩個月大的時候，由於狹窄的城市

公寓將扼殺小狼日益膨脹的自由狼性和野性，又由於狼嗥

遭鄰居舉報，微漪最終不得不攜小狼離開成都，竟然下決

心到草原一個朋友開辦的養獒場去馴狼。如果換了我，是

斷然不敢冒險將一條小嫩狼送入狼的天敵藏獒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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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狼女就敢劍走偏鋒，不惜幾次冒著小狼幾乎命

喪獒牙的危險，使小狼在猛獸群中學會察言觀色、學會尋

找保護傘、學會如何表達臣服的肢體語言、學會與藏獒鬥

智鬥勇，甚至欺負大獒。最後，渴望群體生活的小狼居然

創造了化敵為友—與藏獒成為生死與共的戰友的奇跡，

讓人們對勇敢、智慧、倔犟的狼性有了全新的正面認識。

事後來看，狼女的冒險雖然是被逼無奈，但也有她對小

狼潛能的正確預判。因此，這次冒險還是一著高智商的險

棋。後來的事實證明，聰明機智的小狼幾乎用生命換來的

融入猛獸群的經驗，對它最終被狼群接納，起到了其他種

種馴狼法所無法替代的關鍵作用。

狼女奇書《重返狼群》還具有顛覆中國傳統惡狼文

化的文化價值，該書以無可辯駁的眾多實例實證和實景圖

片，展示了人們難以想像的狼性中重情重義的愛心，進一

步顛覆了中國人心目中狼的兇殘狠毒、忘恩負義的惡魔形

象。我敢斷言，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絕不會想到，那條半大

的小狼，在吃羊吃兔的時候總會給狼媽留一條腿；在狼媽

病倒時，小狼會在窗前日夜焦慮地守候，還會從地下刨出

自己“私藏”的野兔來餵媽媽；在狼媽一次被三條兇猛大

藏狗瘋狂追咬時，會毫不猶豫挺身救母，拚死血戰，不惜

負傷累累；在草原狼山上，大雪封路斷糧斷援的時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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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會日夜狩獵，將難得的獵物與媽媽分食，養活狼媽⋯⋯

李微漪以女性特有的溫柔細膩的文筆，深情描寫了小狼格

林的愛心，那是《重返狼群》最動人心扉的部分，值得每

位中國家長和孩子閱讀與思考。書中那些真實動人的故

事，可證明中國傳統的惡狼文化是多麼虛假無知，多麼誤

人子弟和誤導民族價值取向。

《重返狼群》的文化價值中，具有更為重要的現實意

義：它將為中國近年來興起的狼文化熱，繼續提供能量，

為打造中國的強勢文化貢獻新元素。

當前，世界強國的競爭已進入文化競爭的決定性階

段。雖然世界公認中國的經濟、科技、軍事等方面的發展

處於強勢，但是中國的文化實力和影響力處於明顯的劣

勢。因此，鑒別中國各種文化的強弱，並大力發展強勢文

化，將是關係到中國命運的當務之急。而狼文化恰恰是人

所共知的一種強勢文化。從人類文化心理上看，“狼來了”

絕對比“虎來了”、“獅來了”更具威懾力。

在世界歷史上，狼文化是許多強勢民族的核心精神文

化之一。在古代，版圖最大的蒙古大帝國、版圖第二大的

羅馬大帝國，以及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奧斯曼大帝國，都

是崇拜狼的民族建立的。雖然在西方基督教和中國儒學鼎

盛時期，狼文化被妖魔化，並遭到全面封殺，但在文藝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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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之後，自由民主精神高揚的時代，狼的自由頑強競爭精

神重新受到推崇，狼文化再度崛起並逐漸復興。

當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就是一個狼文

化高度發達的國家，它崇尚並繼承了羅馬的狼精神和北歐

民族的狼神文化。在工業化時代，它還主動吸收了美國本

土的印第安人深厚豐富的狼崇拜文化，在此基礎上建立了

世界上最強盛的狼文化，產生了大批對美國精神和性格影

響巨大的狼文化作品。如小說《人與狼》、《狼王洛博的故

事》、《荒野的呼喚》、《雪虎》、《海狼》，以及電影《狼

改變美國》、《與狼共舞》（該片獲奧斯卡大獎），等等。

自由獨立、頑強競爭、勇敢進取的狼精神，對美國長

期保持世界首席強國地位起到了重大作用。因為，美國最

早認識到自由進取的狼精神，在本質上是與資本精神、市

場精神、企業精神以及民族復興精神最相同相通的精神。

如今，在強國的文化競爭中，美國文化依然保持著狼一般

的強勢，讓中國導演們不斷驚呼“狼來了！”。

那麼，處於文化弱勢的中國該怎麼辦？唯一出路就

是不要再把精力和財力浪費在封建腐朽和百扶不起的無

生命力的文化上，而全力打造中國的強勢文化，尤其應該

借鑒美國學習印第安人狼文化的成功經驗，並吸收中國本

土遊牧民族的得天獨厚的狼文化資源，建立具有中國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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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的狼文化。而《重返狼群》這部產生於中國西部草

原的狼書，將為建造中國的強勢文化做出特殊的貢獻。

在此，我真切希望千千萬萬讀過《狼圖騰》的中國讀者，

讀一讀《重返狼群》，它定會給你有關中國新興狼文化的

深層啟迪。

最後，“老狼”衷心感謝小狼女及她的好友亦風：讓

我第一次親聞了中國人救狼放狼的故事；讓我在書中親見

了與我當年養的小狼幾乎一模一樣的小狼格林；讓我重溫

了與小狼一起生活的父子般親密而痛苦的歲月；幫我實現

了我青年時代未能實現的放狼夢想；部分補償了我對狼族

欠下的罪責；也使我看到中國狼文化後繼有狼。

“老狼”預祝《重返狼群》走遍中國，衝出亞洲，最

終成為長嘯於世界的第二匹中國狼。

姜戎

2012 年 4 月 2 日



①

一窩“死狼崽”

我剛去若爾蓋草原寫生的時候，絕沒有想到草原上會

有一隻瀕死的、注定會影響我一生的小狼崽向我發出

微弱的呼救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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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去若爾蓋草原寫生的時候，絕沒有想到草原上會有一隻瀕死的、

注定會影響我一生的小狼崽向我發出微弱的呼救聲⋯⋯

我一踏上這片海拔近四千米的高原草甸， 就立刻感覺到空氣稀薄，

太陽熾烈，長風颳勁草，幾乎沒有任何樹木能夠扎根生長，這裡只有廣

闊無邊的草場和綿延起伏的淺山。據當地人說，“若爾蓋”的藏語含義

是“氂牛喜歡的地方”。放眼望去，神聖的雪山，飄揚的經幡，悠悠白

雲下漫山遍野的牛羊， 澄澈的天宇映襯著金碧輝煌的藏傳佛教寺廟⋯⋯

這是每一個畫家夢寐以求的自由樂土。

此時正值四月，壓抑了一冬的烈日開始炙烤高原上的每一寸土地。

正午，我背著畫夾與行囊頂著驕陽越走越渴，四周沒有樹木可以遮陰，

水也早已喝完。我終於在無邊無際的草場上找到了一處牧民家，推門進

去討口水喝。

這草原深處的牧民家少有外來的漢族客人，因此他們異常熱情。一

個牧民老阿媽端出酥油茶，揉了一塊糌粑遞給我。幾個粗通漢語的牧民

圍坐桌邊， 天南地北地和我拉起家常來。 閑聊中， 說起了草原上新近

傳來的關於狼的故事。我是個動物迷，一聽之下立刻來了興趣。

“很久沒見過那樣的狼了！”老阿媽在我對面坐下來， 褪下手上的

佛珠串， 一顆顆數著， 娓娓道來，“前些日子， 一匹大公狼鑽進一家

人的羊圈偷走了一隻羊。丟羊的消息一傳開，打獵的人就去下了狼夾子，

沒幾天，狼夾子不見了！ 後來找到夾子，但上面只有一隻咬斷的狼爪，

狼竟然跑了！”

“狼咬斷自己的爪子嗎？！”我吃了一驚， 雖然以前在小說中也讀

到過這樣的描述，但總是當文學故事看，此刻聽草原上的牧民講現實版

本，不禁心驚肉跳，“還真有這樣的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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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草原上的狼狠著呢！”老阿媽連連點頭， 從她接下來斷斷

續續的描述和旁邊幾個牧民七嘴八舌的補充中， 我努力還原著當時的

景象：

那隻被夾的大公狼，拖著狼夾子跑不遠，立刻咬斷了受傷的前爪，

翻身逃命，被幾隻藏狗循著血味兒一路追攆過去。大公狼三隻爪子爬不

上山， 慌亂當中躲進山腳下亂石堆的石縫裡， 狼頭向外， 嚴防死守！

圍上來的幾隻藏狗裡，一隻年輕沒經驗的狗見了瘸狼，以為好對付，不

知深淺地往裡衝，剛伸進半個頭就被大公狼連頭帶喉嚨一口咬住，狗眼

珠子也被咬爆了，狼頭一陣猛甩，狗哼都沒哼幾聲就被公狼撕破了喉嚨，

死在洞口。 剩餘的藏狗嚇得再不敢往裡衝， 只管大聲汪汪叫著報信。

狼也死守在石縫裡不出來。

聞聲趕來的獵人和牧民轟開狗群，見石縫不太深，獵人就把藏刀捆

在馬棒子頭上， 戳進洞去， 一陣亂捅， 把大狼活活捅死在石縫裡。 獵

人感覺再沒動靜時，抽回馬棒，挑出死狼一看，尺把長的藏刀一直扎進

大公狼的嘴裡，從喉管下面戳透，狼嘴和喉嚨直翻血泡泡，大股大股的

狼血順著刀刃往下流，刀柄直吞進了狼嘴裡，被狼牙死死咬住，拔都拔

不出來。

聽到這情形， 我艱難地嚥了一口茶， 很不舒服地摸摸喉嚨， 彷彿

那一刀是戳進了我的喉管裡。

“那狼死的時候，頭皮眼睛耳朵幾乎都被刀戳爛了，只剩一隻眼睛

還死盯著殺他的人， 看得人心裡直發毛。”旁邊的牧民大哥一點不在意

我不舒服的感覺，接過老阿媽的話往下講，“那隻大公狼的刀傷只在頭

上、眼睛上、脖子上有，身上和後背一點傷都沒有，你說是怎麼回事？”

他賣個關子，倒上一碗酒，咂了一口，看看我一臉迷茫的表情：“大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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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死都是迎著刀往上咬，如果是狗挨上兩刀早就轉身往裡縮了！ 你說這

狼狠不狠？”

我頭皮一陣竄麻，心裡涼颼颼的，彷彿感覺到那狹窄石縫中寒光閃

閃的藏刀就在眼前狂扎亂刺。

“那個獵人運氣倒好，”另一個大鬍子的牧民羨慕地說，“他得了

張幾乎完整的狼皮，就是缺了條狼腿。”

我垂下眼皮， 歎了口氣， 心中既欽佩又惋惜。 我從小愛動物， 是

看著趙忠祥解說的《動物世界》長大的一代， 因此對各種生物也有或多

或少的了解。 但對狼， 我一直覺得他不是一種普通的動物—神秘、

冷峻、 兇殘而令人敬畏。 從我所知道的各種動物傳說和記錄中， 也只

有狼才能下狠心咬斷自己的腳爪，用高昂的代價換取一條生路，其他任

何動物都下不了口，以自戕肢體的辦法從捕獸夾下逃脫。可惜這隻寧死

不屈的強悍大狼終究沒有逃脫被殺的厄運。我突然很想親眼見證一下那

隻斷狼爪， 親手撫摸一下公狼遺留的“戰袍”， 感受一下一直以來以為

只有小說和傳聞中才有的狼精神。

老阿媽手裡一顆顆撥著佛珠， 露出不忍的神色：“最可憐的是後來

那隻母狼，剛生狼崽沒多久⋯⋯”

“還有一隻帶崽的母狼？”我驚訝地瞪大了眼睛。

“是呀！”阿媽回答，“所以公狼才會去偷羊。”

我點點頭， 從我對狼生活習性的了解中， 我知道， 母狼生育幼崽

期間都是待在狼洞裡，而打獵養家的任務就交給公狼。這隻初為狼父的

公狼有一家子要養活， 獵食育幼是每個狼父親的本能。 可即便如此，

狼也是從不願意與人為敵的，難道祖先們血的教訓還不夠嗎？ 我深為同

情但很不贊成公狼獵取家畜的冒險行為：“真傻，公狼死了，那一窩狼

怎麼活？ 他去抓野牛野羊不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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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牛野羊？”大鬍子牧民乾笑了幾聲，“你一路走過來， 看見

有嗎？”

“斑羚呢？ 麂子？ 青羊？ 狍子？ 鹿子⋯⋯”我把我能想到的， 作

為狼的食物的野生食草動物名字問了個遍。大鬍子搖著頭：“這些稀罕

物要有的話，早就被人打光了，還輪得到狼下手？”

我心裡一沉，頓時明白了公狼甘願冒死偷羊的原因，我突然憎恨起

人來。

牧民大哥接過大鬍子的話：“那公狼死了以後，母狼就像瘋了一樣，

大白天都敢闖進牧場， 接連咬死了三四隻羊。 晚上， 母狼就跑到山頭

上或者在公狼被殺的地方一聲接一聲地哀嚎， 嚎得牧民每天都提心吊

膽的⋯⋯”

我追問：“有人看見那隻母狼了麼？”

“怎麼沒看見， 大白天都來， 狗也攆不走她， 見了人也不躲， 那

母狼純粹是在跟人玩命。”牧民大哥擺擺手，示意我不要打斷他的話。

我立刻閉嘴靜聽，生怕錯過了哪一個細節，牧民大哥的講述把我帶回了

數天前：

那幾天裡，飽受喪夫之痛和飢餓折磨的母狼夜夜哀嚎，讓牧民惶惶

不安，加之母狼自殺式的挑釁，天生不可調和的牧民和狼之間的矛盾更

加尖銳。 為了免除後患， 有經驗的獵人們到處搜尋， 找到了狼窩， 幾

番試探， 發現母狼不在， 但窩裡分明還藏有小狼崽。 有人建議掏了狼

崽，炸掉狼窩！有人怕招致母狼更瘋狂的報復，建議留下一隻活的狼崽，

母狼愛子心切，一定會帶著僅存的小狼遠走他鄉躲避災禍，但是要把小

狼的一雙後腿折斷，讓母狼養一隻永遠站不起來的狼，一輩子身心疲憊，

再也別想捲土重來；有人還是不相信這幾乎亡命的母狼會護著崽子離去，

應該主動斬草除根，先留下這窩小狼崽，引誘母狼回來，再一網打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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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又能多一張大狼皮。

牧民大哥咬了一口糌粑， 慢慢嚼著， 看了看老阿媽， 似乎有點不

忍心說下去了。我急切地望著牧民大哥，想聽他繼續說完。

牧民大哥猶豫了一下，接著道：“獵人後來投了毒肉，本來想毒死

的狼皮最完整，可讓人萬萬沒想到的是，中毒的母狼竟然自己用牙把背

皮撕爛，死都沒讓人得到那張狼皮！”

老阿媽手上滾動的珠串滯澀了。“母狼臨死還爬回狼窩，挨個舔她

的小狼崽， 緊盯著圍上來的人嗥叫， 嗥得噴血， 嗥得人心顫， 一直嗥

到嚥氣。”老阿媽搖搖頭說，“其實母狼根本不是‘被’毒死的⋯⋯”

阿媽特別強調了那個“被”字。

“怎麼講？”我仔細聽阿媽的說法。

“狼又不傻， 慣用的那些毒藥味道大， 連狗都騙不過， 草原上的

狼早就不上那種當了。而且母狼咬死了牧民那麼多隻羊她不吃，卻偏偏

去吞有毒的肉，為甚麼？—公狼死了，她也不想活了。”

我心頭一陣陣地擰痛：“可母狼畢竟還有一窩狼崽啊， 她死了難道

不心疼小狼嗎？”

“心疼有甚麼用？ 沒公狼幫著找食，落單的母狼哪兒有能力養活一

窩狼崽啊，拉家帶口的，搬家搬不遠，近處又沒食，狼窩又被人發現了。

母狼最愛崽，從不會像豹子熊貓那樣丟下幼崽自個兒逃命，眼看遲早是

個死，還不如同歸於盡。”

“那小狼崽呢？ 死了嗎？”此刻我最關心的莫過於那幾條小生命。

“這就不清楚了， 聽說是被掏走了， 六隻小狼崽都沒睜眼呢， 多

半活不成。”牧民大哥回答。

這幾隻小狼崽的命運立刻牽動了我的心， 我急急追問：“這具體是

甚麼時候的事情？ 被誰掏走的？ 那人住在哪兒？ 聯繫得上嗎？ 我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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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那窩小狼崽。”

“昨天才聽河邊過來的人說起。 牧區沒電話， 沒辦法聯繫誰。 具

體哪家也不太清楚。你要想打聽不如沿河往上走，再問問或許還有人知

道。你想見小狼崽？ 母狼都死了，你只能見到一窩死狼崽了。”

我的眉頭蹙了起來，這故事如果出自城裡人茶餘飯後的吹牛，我也

許只當獵奇般聽聽，不會太留心，可對於有信仰的人說出的話，我堅信

不疑。 事情發生不久， 我耳邊似乎響起了狼崽輕微的呼救聲。 我心中

忽然升騰出一個強烈的願望，一定要知道這幾隻小狼崽最後的命運。

主意一定， 我立刻起身收拾行囊， 灌上一大壺水， 再次跟牧民確

認方向。

老阿媽挽留道：“太熱了，等太陽下去再走吧。”

“沒事，阿媽，越早越好。”我笑了笑，繼續整理行囊。

阿媽顫抖著手，把那串一直數著的佛珠放在我的手心，雙手緊握，

念著我聽不懂的話，又在我額頭摸了一下。我虔誠地雙手合十向她道別，

帶著阿媽的祝福出發了。

老阿媽倚靠在門口的身影漸漸模糊。

行走在莽莽草原上，有時幾十公里都看不見人煙。找人如同大海撈

針，何況是找狼。但那對狼夫妻的抗爭與殉情引起了我的同情心和敬佩

之情。 我一定要找到小狼， 哪怕我尋回的只有大狼的殘骸或斷爪， 哪

怕找到的只有小狼崽的屍體，我也要把這一家狼安葬在一起，作為一個

人對他們的歉疚。

狼是可以殉情的，這點我非常相信，因為早在若干年前我就聽過這

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1894 年，美國新墨西哥州有一匹名叫洛博的狼王警戒心極強，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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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上獵人的當，還領著狼妻布蘭卡和其他四隻灰狼襲擊牛羊充飢。他

們似乎具有逃脫死亡的超自然力量，神出鬼沒地遊竄在大草原上。他們

像是嘲笑人類般，不斷破壞獵人精心設計的陷阱，並在其上留下糞便。

洛博的智慧和冷靜，換來了懸賞千金的獵殺令。

終於有一天， 布蘭卡落入了陷阱， 被獵人殺死。 痛苦的洛博爬上

山嶺， 對月哀嗥著， 彷彿在祭奠他的亡妻。 獵人們無比緊張， 害怕在

洛博的復仇烈火中無人可以倖免。沒想到幾天後，洛博憤然踏進了佈置

在牧場周圍的鋼夾陷阱中，而且連踩四個，一隻腳爪一個狼夾，就那樣

神情冷漠地被鎖在原地， 淡然地望著夕陽下他曾經統治過的山脈⋯⋯隔

天早上， 獵人們發現洛博已經斷氣， 沒有掙扎， 沒有外傷。 就為了追

隨他摯愛的伴侶，洛博解散了他的另外四個夥伴，孤傲地死在布蘭卡的

身邊。

多年來，洛博的故事讓我記憶猶新。但這故事畢竟發生在多年前的

美國，離我的生活還較遠，而如今新的殉情狼故事就發生在我腳下的這

片大草原上，真實得有如觸手可及，跨越時間和地域，真應了老牧民們

的那句話：“人和人不一樣， 狼和狼一個樣。”我渴望盡快見到中國的

洛博情侶和他的孩子們。

我加快腳步拚搶時間，天黑前一定要多問幾戶人家。在若爾蓋草原

上新近發生的這麼動人而震撼的狼故事，一定有很多人知道，如果在城

市，肯定街頭巷尾早就傳開了。

然而事情的進展並不像我想像的那麼順利。我原以為這麼感人的狼

故事會傳得路人皆知，結果一直走到天黑，問了三四個人，他們卻對這

事一無所知，反而對我這個外來人頗感好奇，問長問短地打聽城市的消

息。我這時才尷尬地意識到一個圍城現象：當城裡人都關注與嚮往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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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草原的奇聞逸事時，牧民們更感興趣的卻是日新月異的外來文化。他

們對這裡的動物生生死死之事早已不足為奇， 也許只有老阿媽那樣經歷

過草原歲月變遷，虔心向佛的人才會關心動物吧。

我一點新的線索都找不到， 情緒非常低落。 失望、 沮喪， 甚至有

一瞬間都懷疑牧民們故事的真實性了。我僅憑著一方之言，熱血上湧就

不顧一切地去尋找，是不是傻了點兒？

精神動力一失衡， 在缺氧的高原奔走了一天後的筋疲力竭頓時把我

擊垮了。 我仰躺在草地上望著逐漸清明的星空， 兩腳交替蹬掉鞋子，

我腳底腳跟都磨起了幾個大大的水泡。儘管搽了防曬霜，但額頭和鼻尖

仍舊被下午毒辣的太陽幾乎曬爆了皮，像抹了辣椒水，一觸碰就火燒火

燎地疼。 此刻， 肆虐了一天的太陽鳴金收兵， 長風勁吹的草原立刻變

成了另一個冰冷的世界。白天曬融的凍土，此刻又“咯吱咯吱”地拱動

著結起冰霜來。

我凍得開始哆嗦了，把白天熱得脫下的衣服又一層層裹上，馬馬虎

虎地選了一處緩坡，鼓起殘餘的力氣支起帳篷，倒頭便睡。

那一夜， 夢裡全是狼死前的哀嚎和小狼崽嗷嗷待哺的聲音。 幾次

翻來覆去， 到半夜就再也睡不著了， 手裡撫弄著老阿媽臨走前給我的

佛珠， 閉著眼睛仔細回想白天牧民講述中的每個細節， 想到虔誠的阿

媽和牧民大哥對狼流露出的由衷欽佩， 這傳聞一定是有真實來歷的，

他們沒有必要騙我。 儘管在現代社會， 人與人之間早已面臨著信任危

機， 但我仍願意相信有信仰的人， 雖然我不信佛教， 但是對佛教有親

近感。

我意識到自己低估了尋找的難度，像這樣盲目地徒步撞運氣，找到

的概率幾乎為零。正在灰心之際，公狼被剝皮的細節如靈光乍現般提醒

了我。 現在的牧民生活漸漸富足， 穿的不再是自製的毛皮， 而是與外



24   重 返 狼 群

界接軌的牛仔褲、夾克，傳統手工早已丟生了，大多草原人不會自己熟

製毛皮， 包括每年剝下來的羊皮牛皮都多半是由縣城裡的皮匠統一收購

加工。狼皮既然被剝，肯定要盡快找人熟皮，何況如果要賣珍貴的狼皮，

也一定會在人多的地方悄悄放出消息， 公路和路邊的飯店旅館正是各色

人等匯集的地方，消息最靈通，最不濟還可以找到皮匠，或許能打聽到

蛛絲馬跡。想到這裡我頓時興奮得坐了起來，忽然又想到珍貴的小狼皮

也可能被剝來賣了，一時間心亂如麻。

紫藍色的天際剛能看清遠山的輪廓，我就早早收拾帳篷，啃上一塊

方便麵餅， 用手機的 GPS 定位找準公路的方向， 用幾個創可貼貼好腳

上的水泡，踩著坑坑包包的草場，一腳高一腳低，匆匆上路了。

剛來草原的頭兩天，我以遊玩寫生為目的，不疾不緩地走走停停也

沒覺得累，可現在是要爭分奪秒地去找人，腳步立刻匆忙起來，在空氣

稀薄的高原長時間徒步，對體力和毅力是個巨大的考驗，好在我從小身

體基礎打得相當好，身體壯得像頭小牛。

我出生在川西的一個小鎮上。媽媽說自從懷上我就沒讓她省心，先

是磨磨蹭蹭地在娘肚子裡賴了十二個月，之後生下來足有八斤半，粗胳

膊壯腿兒， 都以為是個男孩兒， 結果是個丫頭。 那時， 我父親在縣裡

一所中學教書， 媽媽工作也忙， 我就由外婆帶大。 兩三歲時， 外婆帶

我去爸爸的學校玩， 我哧溜幾下就爬到了操場的籃球架上好奇地四處打

望， 嚇得外婆在籃球架下面驚叫救命， 張著兩手隨時準備接人。 籃球

架上，我像個猴子一樣飄來蕩去還倒掛金鈎卻偏偏掉不下來。外婆嚇得

大氣都不敢出了，幾個膽大的學生爬上籃球架想把我抱下去，我就是不

肯，結果嫩胳膊被拽脫臼了我也沒鬆手。

長到五六歲上，我就更淘了，成天混在男孩子堆裡，舞槍弄棒，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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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上牆，掰牛角，爬拖拉機，做猴皮筋兒打鳥，削竹棍兒上山探險，

披個紗巾像超人一樣在五層樓頂之間跳來跳去 ⋯⋯ 小鎮上的大土狗

很多， 一幫小破孩兒最常幹的事就是抓著狗尾巴看誰最後放手 ⋯⋯

我通常是最後放手的人， 但奇怪的是儘管狗兒大發雷霆， 卻從來沒咬

過我。

外婆管不住我了，我媽常常氣得說：“你啥時候才能像個女孩子啊！

簡直是個野丫頭，以後不准出去耍！”因為這些搗亂事跡，我沒少捱過

打，但我還是野性不改。誰要是想限制我的自由，我就直挺挺地“倒硬

樁”（像木樁似的硬倒在地上）， 經常把自己摔得鼻青臉腫也要爭取出

去的權利！

不能放任我野下去，我父母毅然割愛把我送到了成都的親戚家。獨

自來到這個陌生城市的那年我八歲，沒了父母在身邊的管束，我更是調

皮搗蛋：給校長的照片畫鬍子，鑽到大醫院的太平間去開抽屜箱。我還

迷上了射擊， 參加了射擊隊， 每天扛著步槍神氣活現地去打靶。 因為

我的身體基礎比城裡孩子好，從小學到初中，田徑比賽樣樣全校第一，

參加市裡省裡的體育比賽每次也都捧了獎牌回來。我的身體素質很讓父

母欣慰，但學習成績就讓他們大喜大悲了。

我的學習是隨心情而變的，成績好時全校第一，成績不好時名落孫

山。能在大考的試卷上把丁玲的代表作《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寫成《太

陽照著三個和尚》。

“這學生純粹沒看書，而且作弊的時候都沒仔細聽清楚。”班主任

批改我的試卷，能把頭皮屑搖得一桌都是。

真正改變我性格與愛好的，是剛踏入初中校門，一個微風習習的下

午，我路過音樂教室，看見一個長髮齊肩的姐姐在鋼琴前彈奏樂曲《少

女的祈禱》，窗外婆娑的樹影投印在她淡紫色的紗裙上，恬靜、優雅，



離開人類的第一步

格林回頭望了一眼，他凝視虛幻的山上曾經的家園，

心裡湧動著生離死別之情。終於，他從深深的雪中拔

出一隻前肢，邁出了離開人類的第一步⋯⋯

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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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夜， 夢境不斷， 我夢見格林投入狼群， 在眾狼的呵護下學習

狩獵、 學習生存。 又夢見格林還在我身邊， 如同幼時一般調皮嬉戲啃

咬我的手指頭⋯⋯突然又夢見格林因帶有人的氣息為眾狼所不容， 被狼

群追逐攆上懸崖，咚的一聲悶響像塊石頭一樣墜落山谷，重重地砸入我

懷中⋯⋯不對！ 這沉重的悶響聲如此真實，痛感也如此真切。我“啊”

的一聲驚叫， 激出滿頭冷汗， 驚恐地睜開雙眼！ 亦風也被驚醒了， 這

才發現兩人竟然都靠在窗邊睡了一夜。窗戶沒關，眉毛上頭髮上全是白

霜。 窗戶上撲騰著一個狼腦袋， 伸長舌頭大口大口愉快地哈著氣， 竟

然是昨晚消失的格林。

“ 這傢伙怎麼又回來了？” 亦風樂了， 撿起格林扔進窗戶的

Morning Call， 這可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塊石頭啊。 亦風把石頭對著初

升的陽光照了照：“你哪兒找來的啊？”

格林粉紅的舌頭像玫瑰花瓣兒一樣快樂地抖動伸展著， 嘴角微微上

翹，眯著眼睛狼笑了一下，很是得意。他退後幾步，從窗戶跳了進來，

抱著我們又親又咬。

“臭小子， 我還以為你走了呢。 怎麼搞的？ 面試沒通過？”我又

喜又憂用力摸著格林的脊背，檢查這次有沒有甚麼傷口，一切看來似乎

很好。這傢伙狼鬃越長越長了，沒事兒還老愛在雪地上打幾個滾擦擦毛，

起來抖一抖像個獅子似的，得瑟！

“你看， 你看， 真是個好東西！”亦風擺弄著這塊金黃色的石頭，

“活像一座山的模樣，對，像狼山，這裡是狼洞，旁邊有棵樹，太像了！”

我湊過腦袋看， 果真有點兒那意思， 整個石塊呈不規則三角形，

左下方是一個橢圓形洞穴的紋理， 右側一道長長的分叉紋理像一棵洞旁

的孤樹，拙樸抽象，越看越有味道。

“嘿，扔了那麼多的石頭，這塊兒最經典！”我發自心底地讚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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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揚揚得意，抱著我倆的臉一陣狂親，推都推不開，我們頭髮上凝結

的白霜被他這一折騰撲撲簌簌掉了個乾淨， 花白頭髮的兩人瞬間恢復了

“青春”。亦風把躺在地上的格林當大麵團似的揉搓， 而格林也很樂於

享受這種粗魯的愛意，揉到舒服處就渾身哆嗦。

親熱完， 格林在屋裡轉了個圈， 呼啦一蹦又從窗戶裡跳了出去。

我和亦風好像看到久別的孩子一樣高興，擦擦一臉的狼口水，趕緊收拾

幾樣隨身器材跟了出去。

我幾天前拖回來的死羊已經只剩骨架了，結了一層霜雪，旁邊錯綜

複雜的狼爪印和零星散落的幾顆狼糞，顯示著昨晚狼在這裡聚餐了。格

林來到死羊前馬馬虎虎嚼了兩口殘餘的肋骨嚥了下去，徑直往狼山走去，

好像叼著早點匆忙趕路的上班族。

窗外的雪地上有格林昨晚留下的一路清晰的爪印， 這爪印一直向前

跑了接近兩百米， 到了另一個大爪印跟前， 雜亂地旋轉了幾圈。 這應

該就是昨晚那隻最後召喚他的老狼的爪印吧。之後兩個爪印一前一後往

狼山方向跑去。我們有心跟著狼爪印偵察一番，看看他們昨晚到底去了

哪裡，於是跟著痕跡一路走了下去。

兩行狼足印且行且停，老狼的足印悠悠緩緩，格林的足印興奮跳躍，

很多次急衝向前又回過頭來等待老狼的足印， 有時候兩行足印像跳交誼

舞一樣圍著轉上幾圈，有時候雪上又留下一大片打滾嬉戲的痕跡，足跡

很快沒入雪線之下再無法跟蹤了。昨晚這裡到底發生了甚麼？ 這些只聞

聲音，不肯現形的神秘狼夥伴哪裡去了？ 狼群對格林的態度到底如何，

為甚麼又讓他獨自回來了？ 是狼群驅逐了他，還是格林已經習慣了和人

在一起？ 如果是這樣豈不是麻煩了！ 我們歷盡艱險陪他找狼群， 狼群

找到了， 也集結了， 而格林卻放歸不歸。 這到底是喜是憂？ 接下來我

們又該怎麼辦？



530   重 返 狼 群

亦風抬頭望望正在翻過狼山的格林，亦風很想爬上狼山頂峰，去看

看狼王的足印解除他昨晚的疑惑。我卻一心撲在格林身上，一路跟著他

往狼山背後翻去。我覺得跟著格林更容易發現狼蹤。

我在狼山這麼久還沒有翻到頂峰的背面來看過， 沒想到這裡的景致

這麼好！ 站在峰頂視野絕佳， 任何風吹草動都逃不過狼王的眼睛。 亦

風架起攝像機把狼山景色一陣猛拍。格林卻在山頭專心致志地等待，他

今天好像是有所為而來。他專注的神態似乎是要出獵，可是在這冰雪封

凍的時候，還會有甚麼獵物呢？

太陽升出了地平線，我們靜心等待了很久，山下的氂牛群漸漸靠近。

格林盯著山下舔了舔狼嘴，轉過頭看了我們一眼，這一眼看得我心裡直

發毛，我和亦風突然有種不祥的預感—這小子不會打氂牛的主意吧？

他應該去找狼群啊！ 怎麼對氂牛群擺出了前所未有的狩獵準備狀態呢？

我緊盯著格林。格林看上氂牛不是一天兩天了，也大著膽子跟牛群對峙

過， 可從來沒有這樣認真地從下山開始就時時觀察、 步步計劃。 連臨

行前的早點羊排都吃得不多不少恰到好處，既能夠轉化些許能量，又不

會因飽食而影響速度。我越想腦子越蒙，如果是對付一隻落單的氂牛還

有幾分勝算，眼前擺著的是多達百頭的氂牛群，牛犢子又都在母牛的嚴

密保護之下。狼極重視自己的生命，絕不輕易犯險，可這孩子咋想的？

大清早把我們叫起來，難道就是為了最後看我們一眼就要去冒險？

格林開始往山下進發，他選擇迂迴隱蔽的路線下山，目標的確是向

著氂牛群去的。

這是一片被薄雪所覆蓋的草場，氂牛群認真而艱難地尋食草根，看

見我和亦風扛著攝像機走近，氂牛群並不懼怕，只是抬頭平靜地嚼著枯

草打量著我倆。 格林卻異常狡猾， 利用氂牛都注意看著我倆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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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接近牛群， 躲在一處斜坡下， 伸個腦袋定睛觀瞧。 通常狼在攻擊

之前都會衡量對方的實力，摸清獵物的底細，以確定要不要攻擊，有沒

有機會攻擊。雖然氂牛本就是狼的獵物之一，可眼下獨狼與群牛力量懸

殊，我還是希望格林能審時度勢，打消這個瘋狂的想法。亦風說：“我

們把格林抓回去吧⋯⋯”

話未落音，格林已從隱藏的斜坡後躍起，奔向最近處的一隻離開母

牛的小牛犢，一口咬在小牛犢的後臀上。牛犢大驚，“哞”一聲叫喚著

跳起，高踢後腿擺脫狼咬，格林藉著小牛踢腿的力，趁勢撕下一塊皮肉，

馬上吞進肚子裡。牛群一陣慌亂，一頭白額頭的母牛挺起牛角就向格林

撞了過來。

“糟！”亦風大叫。 格林迅速跳開， 躲開白額頭的致命衝撞， 擦

著牛蹄反身躍起， 一口咬住牛尾巴， 蕩鞦韆一樣甩到一邊。 這招估計

失誤， 白額頭揚起的後腿， 狠踢一腳， 格林慘叫一聲， 沙包一樣橫飛

出兩米多遠， 一聲悶響落在雪地上滾了幾轉， 濺得地上雪片亂飛。 白

額頭挺角衝來，格林痛苦地扭曲著狼臉，翻身而起，咬牙奔出白額頭的

攻擊範圍。嚇得我叫不出聲，真是出師不利。

此時， 氂牛群驚慌稍定， 迅速結成圓形牛陣， 把小牛犢全部攏在

內圈保護起來， 母牛在第二層， 公牛在最外圈， 牛角一致向外， 牛蹄

刨雪， 憤憤地噴著鼻息， 嚴陣以待。 公牛們往遠處張望， 預防其他潛

伏的狼發動突襲。

格林被踢得夠戧， 身子痛得彎成“C”型， 他勉強挪到離牛群三十

餘米遠的地方，大口吸氣平息痛感。我趕緊上前看他有沒有被踢斷肋骨。

格林定了定神，回過頭向狼山方向望去，若有所思。難道他還有後援？

我愣了一下，也回頭望去，卻沒看見任何東西。氂牛群同樣緊張地四處

張望。僵持觀望了二十多分鐘以後，牛群驚奇地發現沒有其他“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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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群轉過頭來，防備著眼前的小狼，很詫異—這娃膽敢單刀赴會？！

格林慢慢平復著傷痛，再次用目光掃視了一遍來時路，眼神中蒙上

一層失落。他深吸一口氣一瘸一拐地向我走來，投來需要增援的眼神。

他焦急地用脖頸靠著我，身體因為臨敵的激動而有些顫抖。我心驚膽戰

地撫摸他的痛處，確認肋骨和腿骨無恙，連聲勸說：“別去了，格林，

太危險！”他仰頭看了我一眼，似乎我的回答令他大大地失望了。可是

有人類法則束縛的我怎麼可能肆無忌憚地去幫他獵殺氂牛呢？ 我總不能

對格林解釋，他的口糧是人類的財產吧。

氂牛群用銳利的牛角聚成了箭林矛陣，即使是人也肝裂膽顫，誰看

著百餘隻氂牛用尖角逼近還敢不要命地往前衝？“別去， 聽話好嗎？”

我近乎央求格林了，他終於領悟到我永遠不可能幫他這個忙，他的眼裡

射出絕望和憤怒的光芒。 他咬牙轉身， 像出膛的炮彈般把自己射出，

穿過雪地， 跨越土崗， 向牛陣衝去。 所經之處， 地上觀望的鼠兔倉皇

逃進洞穴。 格林的身影流星般朝前箭射， 揚起厚厚的雪砂滾向遠方。

他眨眼就衝入了牛陣，在牛蹄的縫隙間左突右閃，直朝負傷的小牛奔去。

牛群沒料到單獨一匹小狼竟有如此勇魄，牛群奮蹄踩踏，慌亂的牛

身互相碰撞， 發出咚咚悶響， 牛角挑在了自己同伴的身上。 一時間，

公牛的怒息聲， 母牛的喚子聲， 小牛犢的尋母聲， 牛聲鼎沸。 格林孤

身穿越牛群，在紛亂牛蹄下險象環生，我嚇得呼吸都快沒了：“這不是

找死嗎？”

亦風強作冷靜地調著攝像機：“我看未必，他是想衝亂陣形，好把

小牛犢分離出來。”

的確， 格林看似莽撞的衝突， 其目標卻有明確的指向性， 小牛是

不經世事而最容易驚慌的，一旦最中間的小牛驚慌逃竄出內圈，母牛就

會不由自主地分散保護自己的牛犢， 公牛也就圍不成有效的保護圈了，




